
前言

某天下午，點開手機社群媒體裡的
影片，聽到樂音與人聲達到完美融合，
唱著「菩提心願廣度眾生⋯⋯」，宛
如天籟，沁入人心。當鏡頭拍到演出者
時，原來是一位莊嚴的出家僧人。旁邊
則推播另一則影片，場景大轉移，是個
電音趴現場，大家同時高喊：”Who 
let the frog out……”，當氣氛達到
最高點，舞台煙霧瀰漫中浮現出家人
的人影，帶著觀眾一起高舉雙手，喊
著：”We let the ghost out……”

同樣是循環的短影音放送，筆者
往下滑的指尖停住了。凝思中引發對
僧人身分的自我探問：同為21世紀的

僧人，究竟該牢牢維持傳統，還是嘗
試創新改變？這個問題好像一顆小水
泡，從意識汪洋深處，漸漸浮出水面
⋯⋯啵啵作響。

台灣佛教的十字路口

在這個充滿變動的年代，傳統還
在緊緊跟隨革新腳步，並且試圖能更
新同步。當新創速度快到令人咋舌，永
遠新還要新、異還要異，為了避免走向
淘汰，似乎佛教圈也不例外地面臨了相
同處境。下一波可被預見的，應該是影
音媒介的轉移與傳播質感的提升；從最
早靈鷲山上的石板，到現今4K畫質的
平板，身為佛法教義傳播者，或許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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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搏眼球而苦惱，到底該怎麼把那一顆
顆關注於Shorts、Reels、Threads的
紅色愛心，通通過繼到佛門家族中？當
胃口被養大成無鮮不嘗，當下一個未知
影片如同吃角子老虎般充滿驚奇，當觀
影習慣逐漸被壓縮到低於TED十八分
鐘，或甚至前三秒鐘就要把抖音觀眾留
住─長時細緻的閱讀、完善縝密的梳
理、深刻撼動的體悟，將漸漸被取代。

此時博大精深的佛法，如何能在
「腦腐」（Brain Rot）年代中，依然保有
一席之地，而不被現代語言所遺忘，
不被歷史扉頁所塵封，並依然能被後
人永恆懷念。如果還要把《大藏經》
變成懶人包、把佛國淨土畫成VR虛擬
實境、把祖師全集揪出Hashtag關鍵
字、把所有佛典文獻變成Database，
每一個項目都是傳播的大轉向，每一
個行動都是佛教的新氣象，當每一個
標的都好像至關重要時，要下腳邁出
的斑馬線選好了嗎？

如來神掌下的流量密碼

身為傳遞者，要廣泛度化或是要
博取關注，這背後的心態相當微妙。其
中有一個關鍵省思：為何要在意「流

量」？當被套入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後，
不免同時進入世俗的三觀，但難道獲得
大量觀閱次數，就一定比較好嗎？若是
要詳細分析受眾，光從頻道後台數據，
就能了知觀看者的狀態嗎？

如 果 佛 曲 歌 唱 可 以 成 為 流 量 密
碼，當大眾流行一直更新，是否佛教
傳播者還必須一直盯著限動而調整，
以防脫隊落後或停滯不前。這些不斷
的向前跟進，其實也間接顯現對佛教
傳統中的「那些」，默默地拋棄或背
離，隱藏著這些傳統在現代派不上用
場的想法─更細思極恐的是，經過
實務操作後，那些新穎的形式，果然
也比較容易引動人心。

宗教師要在時代巨浪中，屹立不
搖，並且兼顧對佛法傳統的沿襲，對
比過往的三刀六槌，可能還需要會鍵
盤、桌遊、攝影和業配，要學的只會
更多，不會更少，只能說學習沒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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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但生命總有終盡─時間是最現
實的不可逆，但如來神掌下的流量密
碼，真的能被我們順利解密？

我們相遇只談未來

和同年齡層的一位僧侶道友，談
了一個重要議題：「台灣佛教的未來
要交付在誰的手裡？」客觀來看，目
前台灣佛教發展的領頭者，已經漸漸
不是那些劃時代的巨擘，而是運作有
序的組織或教團。雖然承接而上的整
體 運 作 ， 讓 規 模 與 運 行 不 受 太 大 影
響，但實際在心性的寄託上，對忠貞
的弟子來說，應該還是有差別的。

在轉型與跨接的交替上，從核心
指標型人物逐漸去中心化，臨接而來
的是更多新一代的弘化生力軍，即從單
一具有卡理斯瑪（charisma）的魅力型強

者，轉移到眾多組織性的團隊型盟者
─ 漫威都可以有復仇者聯盟，佛教
為何不能有解脫者聯盟。按照目前局
面，如果沒有特別因緣介入，接下來的
弘化師，可能都是由時下主要的僧伽教
育機構孕育而生，一批批的僧侶就會站
在佛化生產線上龍天推出。

就當今來看，目前站在度眾最前
線的，還是中生代法師─ 跟過老一
輩身邊學習，有著古老傳統的痕跡與
當代創新的淬煉，也隨著台灣經濟起
飛與佛教發展，而照顧著台灣第一代
的忠實老信徒及現今的第二代信眾。
而受眾當中的第三代，年齡大概落在
二十至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這一群
又 由 誰 來 照 顧 呢 ？ 對 於 這 些 高 知 識
分子來說，就不是單純的起信，或是
輕易被宗教氛圍薰染，乃至因為被開
派宗師德風感召，而全然投入信仰當
中。因應大眾口味的驟變，佛教界有
沒有想好端出什麼樣熱騰騰的法味菜
餚，讓年輕人覺得這是他們的菜？

能秒懂年輕人嗎？

近年來常在不同場合，聽到如何
接引或拉攏年輕人學佛的討論。常出

一位僧人的異想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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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論述脈絡，就是先分析不同宗教
當中，信仰人數與年齡階層之間的對
照數據，爾後剖析為何年輕人無法進
入佛教圈，然後最後的結論，就是要
用他們能夠接受的方式或媒介出擊，
比如：讓佛法生活化、錄製短影音、
運用佛法來解決新世代的生命議題。
筆者常在想，如果一位活生生的年輕
人就在討論的現場，他真的會認為這
些言說有講進他的心坎裡嗎？還是這
些討論是留在給予方的假想，而正在
遠離接收方的實存─其實討論現場
拿麥克風的，通常都不是年輕人。

說真的，在媒體爆炸、資訊瞬轉
的年代，真的能讓年輕人的心被理解
嗎？不斷地用「類現代」的方式或模
組，能真實符合他們的胃口嗎？當出
家 眾 已 經 不 惜 面 臨 傳 統 教 義 派 的 質
疑，用歌唱、舞蹈、電音、戲劇等等
的創新樣貌呈現，那些年輕人真的會
願意買單而踏進佛門嗎？用那些方式
與青年產生共感，將引領佛教往哪種
模樣發展，相信是很多僧眾默默在關
心與思慮的。

以筆者的觀察，雖然佛教界不斷
想靠近年輕人，或是正在靠近中，其
實背後隱含著預設距離，甚至是不小

的鴻溝，彷彿年輕人被設置在朦朧的
對邊，不解與無解隔在中間─暫時
找不到確切語言可以描繪，也沒法用
上對頻文字進行對話。不知不覺佛教
界被抬舉到一個不好說的階位，再從
主位的角度往下看。或許，年輕人真
正需要的其實不多─哪怕只是能被
短暫聆聽，但佛教界真正能給出嗎？

聖與俗的多重宇宙

不 可 諱 言 ， 佛 教 本 身 是 很 開 放
且具包容性，但在推廣上不免偶爾會
拿自己跟西方宗教的傳道方式相互比
較，而自覺局限與保守；又在全球各
類 宗 教 信 仰 人 口 的 比 例 上 節 節 敗 退
時，不得不快馬加鞭，以至於不會在
面對無盡苦海中的無量眾生時，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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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沒做些什麼。但真正捫心自問：
佛教界一定要跟進嗎？

如 果 以 神 聖 與 世 俗 來 界 定 ， 佛
教是跟著潮流奔走，還是帶著俗流出
走。當神聖過於融入世俗當中，那神
聖還會存在嗎？還是兩者本身就沒有
邊界，亦可在世俗中見到神聖？如果
是，那要如何在世俗中看見神聖？當
過度使用世俗性的接引，受眾會順利
進入神聖，還是滯留在世俗裡。

如果沒有防範未然，說不定哪一
天，宗教界還會出現市場導向，有業
者與消費者的關係，像是業者要觀察
消費者是否按讚、有無負評，設法做
到真正吸睛又吸金；再者，如果慘淡
經營，還有市場的退場機制，退到第
二線的小資本經營。如果這樣的雙方
關係形成，那消費者那一方，是否也
會開始貨比三家，將信仰當成一種商
品，在上面計算CP值，用最小成本獲
取最大效益，這樣一來，神聖最終是
否會淪為被挑三揀四的物件之一？

紅色藥丸vs藍色藥丸

宗 教 內 部 應 該 都 一 直 存 有 兩 股
力量：守舊派希望用傳統保留原有的

純正傳承，改革派希望用創新延續宗
教的生存命脈。總之，兩者之間能否
取得黃金平衡，可能不能只看某段時
期的發展，而是需要追蹤性的長期關
注，或者，就讓兩股力量同時並存，
彼此形成最完美的拮抗作用。

換個角度想：如果不改革換新，
依然守舊在框架與藩籬中，怎麼會有
後續的年輕人願意接觸呢？當上一代
與這一代的佛教徒離開後，剩下的下
一 代 會 是 如 何 ？ 如 果 不 趕 快 抓 緊 時
間，多了解並跟上年輕人的想法，終
將 沒 有 「 人 」 可 以 延 續 佛 法 的 命 脈
─畢竟現在談的不是其他五道的佛
法，而是人道的佛法。

看看其他宗教的傳道者，講起道
來都可以熱血奔騰，巧妙且不違和地
與現代議題及最新趨勢無縫接軌，這
的確是我們相對嚴肅、冷峻的弘法模
式，可以參照與臨摹的。再者，目前
教內很多教團及弘化者，已大量鋪陳
接引性的利生事業，而引發筆者思考
的是：那接引徒眾進來的下一步呢？
當這些僧眾應付完眼前既繁又廣的法
務後，還有體力宣說「無上甚深微妙
法 」 嗎 ？ 還 有 心 力 「 願 解 如 來 真 實
義」嗎？說不定光要準時上床睡覺和

一位僧人的異想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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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常住定課，就已經吃不消了。在
聖與俗交會的線上，重心該怎麼放，
始終是一份現代僧侶寫不完的作業。

後　記

沉思後，睜開眼睛，筆者點開手
機 首 頁 的 C h a t G p t ， 在 提 問 欄 中 輸
入：「請問您對台灣佛教未來的發展
有何建議？」幾秒鐘不到，一串文字
顯示如下：

「台灣佛教未來的發展可以朝幾個

方向努力：

1.	 弘揚多元文化：融合現代價值

觀，吸引年輕一代，讓佛教成

為與時俱進的生活哲學。

2.	 科技與佛教結合：利用數位平

台、社交媒體等工具，推廣佛法，

讓更多人透過網絡獲得教義。

3.	 環保與社會責任：佛教提倡慈

悲與利他，未來可以在環保、

公益等領域發揮更大影響力。

4.	 教育深化：加強在校園與社會

的佛教教育，讓佛教思想成為

人們解決生活困難與壓力的重

要資源。

這些方向能促進佛教在台灣的可持

續發展與現代化。」

這不就是本篇反思的行文方向嗎？
接著，筆者在下方繼續輸入：「如果
我是出家人，關於以上，你覺得你做
得到，還是我做得到？」下方是它的
回應：

「如果你是出家人，你在實現這
些目標上有更大的優勢，因為你的身分

與修行本身就能帶來更深的影響力。你

的身分可以更有效地弘揚佛法，影響社

會，特別是在實際的教學、關懷與社會

參與上。我的角色是提供協助與建議，

而實際的行動力與深入佛教事務的力量

會更取決於你。」
有沒有發現，雖然它陳述筆者的身

分擁有更大的優勢，但它已經悄悄榮登
智囊團首腦的核心C位，能不用它嗎？
能用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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